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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哥老年服务点

!月 "日，地震发生后一个月，民政部首
次有组织、有计划地派出 "支社会工作服务
支援队，奔赴灾区。这 "支队伍分别由北京市
民政局、上海市民政局、广东省民政厅、四川
省民政厅和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组建。这是我
国首次在重大灾难发生后，由政府组建并派
遣的专业社工队伍，介入灾后重建。
“刚到灾区前几天，我们发现这里气氛很

压抑，特别是老人，表情大多数有点‘木’，相
互之间也很少讲话。”第一批上海社工服务队
队员徐步说。于是就有了上海社工服务队第
一批项目之一的“上海胖哥老年服务点”。利
用村民集中的公共食堂，在午饭后为老年人
提供茶水、棋牌服务。与此同时，发现需要重
点服务的对象。
“谢家营盘有一个老人，家里 #口人就剩

下他一个，他也在灰街子安置点。”通过专业的
“社区介入”，上海服务队很快找到了谢维礼。

谢维礼 $%岁，一辈子生活在龙泉村谢家
营盘，地震中村庄被夷为平地，还夺走了他两
个女儿和四个孙儿的生命。地震发生前三天，
谢维礼的两个女儿谢益巧、谢益翠，分别带着
儿女从四川回鲁甸，帮忙家里采花椒。地震袭
来时，两个女儿正在家中照顾 &个小孩，瞬间的
坍塌让 $人没有时间反应。而谢维礼当时正在
屋外的山坡上摘花椒，当他跑回家中，站在面
目全非的家门口，早已找不到女儿和孙儿们的
身影。等到 $个人的遗体被挖出来，早已面目
全非，“全都没有了”，谢维礼放声大哭的照片被
新华社记者拍摄下来，让无数人为之悲恸。

经过旁敲侧击，上海服务队了解到谢维
礼的老伴 '!($年肝癌去世，是他一把屎一把
尿把不满三岁的两个女儿抚养大，现在地震
让他彻底成为孤老。
“你说我怎么可能不难过？自己家的四个娃

娃没了，来到安置点之后，每次看到别人家的孩
子活蹦乱跳，我就要流泪。”谢维礼说。

上海服务队的队长范斌走进谢维礼的帐
篷，女性的细腻加上丰富的专业社工知识与
介入方法，让她很快赢得了谢维礼的信任，他
告诉范斌自己当过兵，参加过宜良地震的救
援，老人家目睹过天灾面前生命的脆弱。

老人越说情绪越激动，范斌鼓励他说出
来，充分地释放压抑的情绪，到最后范斌离开

时，平静的表情已重回到谢维礼的脸上，“这
是天灾，谁也阻止不了。”

本周，当记者在灰街子安置点看到谢维
礼时，他正在干女儿的帐篷里搭伙吃饭，“老
头现在开朗多了，整天笑呵呵的。”邻居们说。
“未来我也没什么要求，给我两间房，

一间放张床，一间做饭就够了。”谢维礼对
记者说。

谢维礼只是一个特殊的个案，更多的老
年人，上海服务队通过各种各样专业的项目
来辅导，“地震之后，老人缺乏生活照料和心
理慰籍，精神文化生活也匮乏。”范斌说。其中
“助老关爱大使”工作坊是第三批服务队创立
的项目，上海的 ()后年轻社工俞丽娟，通过
让老人相互拥抱的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小娘子妇女之家

“上海服务队在鲁甸工作 %个月，现在我
终于知道什么是社工了。”昭通市民政局副局
长何平说。截至 *)'*年底，云南省昭通市仅
有专业社会工作者 '+人，社会工作落后，社
会认知度很低。

“你家死了几口人？”何平说过去做灾情
统计，一般都习惯这样提问。“问完之后，老百
姓瞬间崩溃，哭成一片。我们同样很悲痛，不
知道怎么去安慰他们。”何平说，“社工却很有
办法，默默地陪伴着失去亲人的老百姓，一点
点地进入他们的生活，给他们支持和抚慰，帮
助他们面对生活，走出痛苦。”

在震后哀伤辅导方面，上海队的任务是
最重的。灰街子安置点由 !个村!社"组成，共
有 **+$人，这 !个村是受灾最重的地方，遇
难人数达到 +),人，占全县因灾死亡人数的
()-以上。

灰街子安置点的居民同时面临多重创
伤，生理层面因地震造成的身体伤残以及灾
后由于安置条件限制造成的疾病；心理方面
无助感、归属感、安全感、恐惧感的续存，个人
价值倾向不断被挑战；经济方面由于房屋倒
塌受损，花椒减收 %)!—+)-，加剧了生活困
难程度。

谢家营盘的王新芝，是第一批上海服务
队重点“关照”的灾民，“她在地震中没有了唯
一的儿子，自己的脚也受伤，来到安置点以
后，整天茶饭不思，别人和她讲话也反应迟
钝，加上性格本来就内向，所以请你们来帮帮
她。”一位村民对范斌说。

范斌来到王新芝的帐篷，一次、两次、三
次，一直到第八次上门走访时，王新芝终于敞
开心扉，把所有的苦闷都告诉了上海来的“范
大姐”，最后一次家访，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
起，王新芝彻底释放压抑许久的负面情绪之
后，承诺自己会振作起来好好养伤。

''月 *(日，范斌再见到王新芝时，她已
经和丈夫一起做出了重要的决定，先把伤养
好，然后再生一个宝宝。有了希望，笑容也自
然回到这个山妹子的脸上。

从第一批到第三批，妇女工作一直是上
海服务队的亮点，从第一批的上海“小娘子”
妇女之家，到第二批的巧妇团兴趣小组，到第
三批的“太阳花”妇女之家。通过走访，上海的
社工发现本地区妇女虽然大多是文盲，很多
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却多以编织、刺绣为
日常生活乐趣，更不乏编织能人。社工们马上
决定以当地妇女的日常生活乐趣为基础，创
建一支以女性为主体服务力量的团队，让她
们重建信心。并且通过选拔当地优秀人才建
成妇女教师团，传播妇女间互助能量，体现自
我价值感。

上海糖果乐园

地震过后，需要重建的不仅仅是倒塌的
家园。上海服务队第三批领队、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文军认为，灾区重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其
重点和难点不在于物质层面的重建，而是社
会层面和文化层面的重建。在地震之后的陌
生人世界中，如何恢复和重建新的“熟人社
会”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重点。

具体来说有四个方面的重建：心理与精
神层面的重建；人际关系层面的重建；组织层
面的重建；社会与文化层面的重建。

而对于未成年的孩子来说，完成这些重
建，显然更加困难。
“‘小萝卜头’是我到灰街子第二天发现

的，当时他一个人在一堆废墟上，在玩一根钢
筋。”上海社工老周拥有社工师和心理咨询师
证书，有多年个案辅导的经验。“当时我一看
到就觉得，这个孩子需要帮助。”

老周用口袋里的两颗糖，让“小萝卜头”
打开了话匣子，“叔叔，我怕死，我想离开这
里。”这句话让老周也不禁打了冷颤。原来他
在地震中看到了母亲受伤的过程，加之灾后
不断听到或看到有人去世，原本活泼好动的 ,

岁男童，一下子沉闷下来。
“‘小萝卜头’的表现是典型的应激反

应，很多人会失语。通常情况下，恢复正常需
要一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但是有了社工，
运用专业的方法，可以大大缩短他们的恢复
时间。有的灾民甚至半天时间就可以开口说
话。”老周说。
“我就一直抱着他，听他讲，当他表达对

生死问题的困惑时，我就用植物的生息给他
解释。”
经过几次沟通，,岁的男童把 &%岁的上

海叔叔当成了最好的朋友。“小萝卜头”这个
个案，如果用社工专业的方式来表述，就是
初步评估、同理处境、用肢体语言安慰、认知
重建。
不仅是“小萝卜头”，上海服务队在进入

安置点的第一时间便做了儿童为主的群体
心理疏导，举办了针对亲子教育的上海糖
果乐园———“快乐吾家”亲子运动会，使得
震后有心理恐慌的儿童或者丧亲家属得到
疏解。

鲁甸灾区的上海“橙”
11月25日，鲁甸县8.3

地震后第115天，灰街子安置
点，初冬的暖阳洒在一顶顶蓝色
帐篷上，吃完午饭的孩子们已经
开始嬉闹，不远处的大人们总不
忘提醒一句“别踩到花椒”。
上海社工服务队社工李伟

和俞丽娟来到灾民张兰的帐篷
前，“下午1点半有‘太阳花’针
织班，记得要来哦。”张兰轻快
地回应“要得，要得”。“太阳花”
针织班是上海社工服务队在安
置点开设的近十个项目中的一
个，每次上课，12平方米的帐
篷都要挤进来20多人。

这是三批上海社工服务
队在鲁甸灾区近三个月工作
的缩影，在他们的专业服务
下，尽管震塌的房屋依然是一
片废墟，但灾民们的心早已经
恢复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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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社工队在鲁甸灾区开展活动!图中左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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